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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9月，寿潍县行政委员会(后
改为寿潍县人民政府)在报庄子村（今
属滨海区央子街道）成立，考虑到敌占
区干部家属的安全问题，寿潍县行政委
员会决定将一批干部家属接到抗日根
据地。我的父亲庄龙田（后改名庄雨
村），时任寿潍县行政委员会秘书兼民
政司法教育工作，我的祖母（庄龙甲母
亲）、母亲张梅村和我都在被转移之列，
但祖母坚决不同意离开家乡到外乡。
1943年10月，寿潍县八路军县大队大队
长庄中一的父亲庄相书、弟弟庄兆荣，
用独轮车将我母亲和5岁的我送到抗日
根据地——— 潍北固堤场村（今属滨海区
央子街道），成为抗属大队的成员。直至
潍县解放，我在抗属大队经历了一段难
忘的岁月。
  到达潍北后，母亲放了裹脚布，参
加了识字班、妇救会，我开始上小学。一
年多的时间，根据地经常遭到日军扫
荡，我们的住处需要时常转移。鬼子来
了，我们就躲到野坡地窖里，喝不上水

就砸冰块吃，咸菜吃光就炒盐粒吃。
  抗战胜利后，斗争形势依然紧张，
抗属大队的名称继续沿用。1946年春，
我和母亲跟随抗属大队，从大泊子村来
到东横沟村，父亲时任中共寿光县委城
工部部长，后兼任武工队政委，我在东
横沟村小学读二年级，是一名儿童团
团员。
  年少时，我曾两次见到解放军，一
次是1946年4月22日，大爷爷庄鹤云（后
改名庄立安）和我父亲，用自行车分别
载着我和母亲到潍南独立营驻地，打算
面见大爷爷的婶子和我奶奶。4月23日，
国民党“顽八军”103师307团和张天佐、
秦三等部，在凤凰山和九龙山与我独立
营交火，这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我解放
区的开始。我和村民站在村西头关注战
斗情况，看到了村西麻沟里用担架抬下
的伤兵员。第三天早上，两位老人在九
龙山西面被国民党军截住，我们接到通
知要撤离，我没有见到奶奶。第二次见
到解放军是这年6月，渤海军分区十六

团团长庄中一一行十余人，从昌邑返回
惠民途经东横沟村，他们骑着军马，庄
中一腰佩手枪，警卫班穿着军装，带着
匣子枪。
  从1946年夏至1947年夏，我们母子
三人跟随抗属大队，辗转潍北、寿北、昌
北的渤海盐滩水洼地一带，曾两次经历
国民党军重点进攻解放区。
  1946年七八月间，在国民党军攻打
固堤时，我在东横沟村还能听到炮声
和机关枪声，我们从东横沟撤回到大
泊子村。1947年春，一支20人的武工队
驻在大泊子村，队长王伦岗、副队长张
启兴，我父亲兼职政委。我和母亲与武
工队住在一起，母亲帮他们烧水做饭，
缝缝补补。6月，国民党军开始向潍北
解放区进攻，父亲的警卫员用木船沿
白浪河送我们母子三人（妹妹“玉雪”
于5月13日出生）撤离到固堤场村，在
白浪河大湾口村北段，我看到漂流着
被还乡团杀害的我县大队战士和村干
部的人头。两年间，千余潍北人民被

残害。
  1947年夏天，抗属大队向西撤退到
丰台岭、韩家庙子，准备过弥河转移到
渤海区根据地，正遇弥河发大水过不
去，来接我们的警卫员也过不了河。我
们只好再向东撤退到昌北瓦城住了一
夜，准备往胶东根据地转移。第二天拂
晓，国民党军的炮声从瓦城以东传过
来，这是要攻打瓦城了。在敌人的大
炮、机关枪声中，抗属大队来不及吃早
饭，紧急从瓦城向西北方向转移。经过
虞河水洼地时，水洼地一米多深，都没
到我的脖子了，母亲怀抱着妹妹、手拉
着我，满脸汗水，艰难急促地行走，这
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头上不
时飞过流弹，我们娘仨险些丧命。过了
三条河，经过烽台、东利渔、西利渔，
行程50多里，傍晚时分才到达固堤
场村。
  我们经历了艰苦岁月，终于盼到潍
县解放，1948年5月，我回到庄家村，一
年后迎来新中国的成立。

  我叫冷兆亭，生于1930年，高密东
北乡王家丘人，有三个兄弟。我们村北
靠胶莱河，新中国成立前属胶东解放区
平东县（1945年自平南县析置，1953年撤
销）运河区。

民民夫夫和和小小车车组组成成一一个个分分队队

  1948年农历八月份，在区上和村里
干部的动员下，我们村出了三辆独轮手
推车，木轱辘，中间有个车脊梁，小车两
边一边放一个口袋，一个口袋里盛100
斤小米，每辆小车配两个民夫，一个在
前拉车，一个在后推车；附近三个村子，
杨家丘也出了三辆，朱家三辆，谭家两
辆。我们先到麻兰（平东县政府驻地）集
结，开了四五天会，先学习动员，提高觉
悟，再进行编队。运河区出了100多辆小
车、200多号人，区长辛进胜（音）带队。
王家丘、杨家丘、朱家、谭家四个村子出
的11辆小车和22个人，组成一个小车分
队，由刘家西埠（属平度）的刘正年当分
队长。
  那时候支前，除了像我们小车队
这样运粮食的，还有挑挑子的、抬担
架的。

把把粮粮食食送送到到前前线线

  从胶莱河北的麻兰，经过张戈庄
（属平度），我们一辆小车推着200斤小
米，一路南下，经过高密、诸城等地，
到了沂水。沂水是革命老区，我们平
东县的小车队都到沂水马站集结。马
站是个大村，我们在那里住了一些日
子，就南下，跟着华东野战军第七纵
队走。
  在淮海战役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我
们平东县的小车队继续跟着第七纵队
征战，在江苏、安徽、河南交界的丰县、
沛县、萧县、砀山县、永城县之间转悠来
转悠去。我记得淮海战役打了两个多月

（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开始至1949
年1月10日结束）。在淮海战役打得激烈
的时候，我们的的小车分队总共向前线运
送了四趟粮食。白天有敌人的飞机轰
炸，不敢走，就夜里走，到前线一个来
回，要走约80里路。我们两个出工的，
一个拉车，一个推车，过会儿再换过
来，黑灯瞎火的，紧赶慢跑，总算完成
了任务。
  在前线运粮食，常常碰到双方炮

击，炮弹不一定落到哪里，有时还遇
到敌人的飞机轰炸。刘正年嘱咐我
们，遇到危险，要跑开，“撂（扔）了小
车，也别撂（扔）了口袋”。口袋里有粮
食 ，保住了口袋 ，就保住了支前的
粮食。
  那时，我们小车队还带着木匠。小
车是用槐木做的，木轱辘容易坏，如果
坏了木匠就马上拾掇，也有确实拾掇不
好的时候。

支支前前民民夫夫的的生生活活

  我们从平东县走的时候，一辆小车
上推了200斤小米，走到淮海前线得走
几个月。支前的路上，隔一定距离，地方
政府就在一个村子设一个饭站，我们民
夫到了这里，就由饭站供应粮食。可以
说，到了哪里，就在哪里吃饭，小车上的
粮食，我们民夫不动。我记得到了沂蒙
山区，就吃妇女烙的煎饼。当地妇女一
起烙煎饼，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把
饼烙熟了，就在铁条上晾，晾干了，就拿
下来，放到炕席上搁着，一屋一屋的。烙
煎饼，用的是地瓜干、小米磨成的面，没
有白面的。
  我们除了吃地瓜面、小米面做的煎
饼，平常还吃小米干饭、谷面饼子，还吃
过高粱面饼子。解放军呢，都背着一条
干粮袋，里面盛着用小米面做的炒面，
他们也吃小米干饭。那时候挺艰苦，小
麦产量也低，他们偶尔能吃上顿白面馒
头，就很不错了。
  我们小车队从平东县走的时候，
天气还有些热，我带了一床被褥子，
带了一件大褂子改的大袄，袄里面絮
了一些棉花，挺薄，没有带棉裤和棉
鞋。冬天到了，就把两条单裤子套起
来穿。
  我记得我们跟在部队后面，来到河
南永城。我们那个小车分队住进一个
建在土台子上的村子，在一间草坯屋
里支下行军锅，煮起小米饭。突然，一
发炮弹从村子上空打过去，一大块泥
坯从屋顶上掉下来，正好掉到行军锅
里，把滚烫的水和米炸（溅）出来了，
把当炊事员的谭清和（音）的脸和胳膊
烫伤了。
  跟着南下的解放军，我们小车队到
了淮河沿上。那里刚解放，老百姓对解
放军和我们这些支前的队伍还没大有
认识，有的住户不欢迎我们住宿。有一
次，我记得我们那个小车分队赶了一天

路，太阳快落山了，来到一户前后是砖
房的人家，想晚上住在这户人家的南屋
里，让他们把屋里的东西倒腾出去一
些，但人家不让住。刘正年去动员，称对
方“同志”，反复做工作。出来应对的
是这户的一个青年妇女，她说：“不
行！你得叫‘姑姑’！”新区的很多老百
姓还不认“同志”这个称呼。刘正年称
了她“姑姑”，我们这个小车分队才住
了下来。

支支前前途途中中遇遇险险

  我们小车队要进郯城的时候，遇上
了敌人的小飞机。小飞机朝下略微一扎
头，就向下扫射，打中了几个挑夫，我
扔了车子就地卧倒。飞机把头拉上去
了，我爬起来，赶紧向城门跑，刚跑进
城门洞子，小飞机又赶着朝下扫射，幸
亏有城门洞子罩着 ，不然我就“挂
彩”了。
  郯城旁边有一个大集镇，叫口子集
（音）。那天，正逢口子集赶大集。看到小
飞机飞走了，觉着没事了，我和来自谭
家的民夫谭川详（音），商议着到集上买
俩煎炉包解解馋。那时候，民夫一个月
发5分钱的北海票，当补助金，几个月
了，我们攒下了一点，就一块到了口子
集。看着煎得焦黄的炉包，口水都流了
下来，我们掏出身上带的北海票。因为

那里解放不久，我们刚开始还以为卖炉
包的不要北海票，没想到人家要，就一
人买了两个炉包。刚把用纸包了的炉包
拿到手里，就听到敌人的轰炸机“轰隆
轰隆”飞来了，总共两架，都飞得很低。
当时，咱们的部队正从南门向城里开
进。一看不好，我喊了一声：“快走吧！”
就和谭川详迈开大步，一口气跑出去半
里多地，比兔子还快，跑到一个叫李家
庄的村子才停下。在我们跑的时候，敌
机向下扔了炸弹，扔了两次，每次扔下
七八颗，把集上的东西都炸了。听说，炸
死炸伤很多人，把若干房子炸倒了，街
炸平了。那两个炉包，我和老谭都揣在
前怀里。等敌机飞得没影了，我们才
一屁股坐到地上，三两口，就把炉包
吃了。

完完成成支支前前任任务务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我们准
备回山东。这时候对民夫进行评功，我
被华东支前委员会评为三等功。这年3
月，我们小车队回到了平东县。
  支前六个月，王家丘、杨家丘、朱
家、谭家四个村派出的十一辆小车，回
来时只剩四辆了。另外那些小车，有的
是推拉车子的民夫病了，有的是小车坏
了，修也修不好，有的则是调到了别的
小车分队。

  戈，是什么？
  戈形似现在的镰刀，由戈头和柄组成。关于戈的起
源，一般认为是由新石器时代的石镰演化而来的。
  首先，戈是兵器。
  戈是盛行于商代至战国时期的一种格斗兵器，可横
击，又可勾杀，后因作战需要和使用方式不同，分为长、
中、短戈三种，长戈用于车战，短戈用于步兵。戈可以用于
横击、钩杀和啄击。戈的刃部叫援，尖端称锋，转折而下的
部位叫胡，纳柲的部位叫内，援和内的连接处叫阑。援末
胡上的孔叫穿，用于系绳。戈可以通过搭配不同长度的戈

柲，来灵活地适用于车战或者步战的战争环境。
  战国时期的齐国经济发达，战争频繁，戈是常见兵器
之一。青州博物馆收藏的战国“陈胎之右户戈”铭文铜戈，
保存完好。有趣的是，这件铜戈是1975年从青州五里废品
站拣选到的。直援，无脊，短胡，饰有四个长孔穿，阑较高，
内后部略呈弧状。可贵的是在援部和胡部阴刻一直行铭
文：陈胎之右户戈，点明这是陈胎这辆战车上右侧的战士
姓户的人所配备的铜戈。
  另一件铜戈为战国“工城佐逆昌卯戈”铭文铜戈，直
援，无脊，存三穿，胡部从第三穿处残失。阑较高，内后部
呈弧状。其上有铭文二行七字，应为“工城佐逆昌卯戈”。
“工城”即攻城，此戈即攻城时站于车左侧的兵士逆昌卯
所用之戈。由此可见，攻打重要的城池，都需做好充分的
战斗准备。何人用何兵器，站于何位置都事先布置明确，
也是为了不贻误战机，确保攻城胜利。
  广州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秦“十四年属邦”铭文铜戈，
援、胡均带有锋刃，锐利依旧，刃部几处小豁口记录了其
赫赫战绩。内一侧刻有十二字铭文，表明这件铜戈为秦始
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由工官监造的兵器。秦对兵器制
造实行监、主、造三级负责制，史书上称“物勒工名”。“物
勒工名”，指器物的相关方刻名，以便质量检验和日后
追查。
  1982年，河南郸城县宁平公社一社员在宁平西二华
里挖水沟时，发现青铜戈一件。戈刃锋利，援和胡上刻有
铭文，共十五个字。根据戈的形制体例和内中的“邞”字，
定为战国时期“邞国”遗物。专家认为：“邞”是国名或地
名，即山东琅琊。秦灭楚后，挥兵攻齐，可能秦、齐在郸城
一带发生战斗，齐国兵卒战死后，连同兵器被埋于墓中。
这铜戈，见证了战国晚期的一场战争，迅速崛起的秦国在
兼并中和列国兵戎相见。
  这些精心的备战、精确的算计、强兵的举措，是打赢
战争的基础，呈现了诸国争霸的殚精竭虑的准备。而戈的
样式也在时光交替中不断演变，和战事息息相关。
  从4000多年前二里头时期最早的青铜戈问世，一直
到商代早期，出土的青铜戈都是“无胡戈”，由于缺少胡部
锋刃，锋刃与戈柄之间多为直角，不能进行有力地钩杀动
作，只限于啄击和推击。商代，战车出现在战场上。战车滚
滚向前，将士们变幻着阵型，左冲右突，戈因其长度略长
于斧钺、刀剑而更适合战车对抗。驾车人挥舞着短剑防
护，车上站的士兵们靠盾牌遮挡，挥舞青铜戈啄击和推击
敌人。商代晚期出现了条形短胡戈，戈头狭长，有胡，阑也
比较长。到了春秋时期，戈的形式越来越多，更富有杀伤
性。战国中晚期，青铜戈的内部开始开刃，戈头变得长而
狭，并在戈头中部束腰，更利于钩割。战国晚期，铁戟开始
淘汰青铜戟，并列装军队，铜戈也在战场上逐渐淡出了人
们的视线。
  其二，铜戈也是礼器。
  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件春秋时期的青铜兵器，名为
“邗王是埜（野）戈”。这件青铜戈舌形短援，援末下垂成
胡。胡后有扁圆形銎，上有一穿，内呈镂空的鸟兽状，为一
条宽体飞龙，后爪抓着自己的翅膀，后臀下是一只衔着虺
蛇的雁，造型独特，镂空纹饰精美。援的两面铸有八字铭
文：“邗王是埜（野） 作为元用”。这铭文的意思是说，邗
王“是埜（野）”做了这件顶级的兵器，供自己使用。
  湖北省博物馆珍藏的春秋晚期的曾侯昃铜戈，其援
较长且带有脊棱，阑的一侧精心设计了两个长方形和一
个半圆形的穿孔，用作捆绑固定手柄，再看铜戈的内部，
上面同样设有两个穿孔，这些穿孔增添了整体的精致感。
而内上的装饰更是精妙绝伦，错金云纹如同天上缥缈的
云彩，华丽而又神秘。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援部和胡部那
错金的鸟篆铭文“曾侯昃之用戈”，据考证，这件铜戈的主
人曾侯昃是春秋晚期曾国的国君。
  一件青铜器物如此美，让人暂时忘却了它还是一件
冷血的兵器，看看就好，怎舍得轻易使用？
  其三，铜戈也可能是纪念物。
  2002年，文物部门对枣庄市山亭区东江村的一个古
墓群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揭开了春秋古国小邾
国的神秘面纱。出土文物中，有一件“倪公戈”十分引人注
目，上面刻有十二个字的铭文，专家破译为“倪公克父，择
其吉金，作其元用”。大概意思是：这把战戈为倪公克父专
用，他选择了最好的金属锻造而成，希望此后能一代一代
相延下去。
  其四，铜戈也是明器。
  广州“螺岗”秦墓出土了铜戈，从当时墓葬发掘时所
绘的平面图中看，铜戈位于陶瓮、陶罐的旁边，斜置、锋向
下，柲朽无痕。墓中仅此一件兵器，其他均为壶、盒、釜、
盘、带钩等生活用具，应该都是墓主人身前的所用物品。
西周时期关中地区的男性墓葬中常见随葬戈、盾的现
象，且戈经常被人为地砸弯和折断，这就是“毁兵”葬俗。
损坏兵器再用于陪葬，还可以消除兵器被挖掘再利用的
隐患。
  《淮南子》中讲了个故事：从前，夏部落的首领鲧建造
了八尺高的城池来保护自己，大家都想离开他，别的部落
对夏虎视眈眈。后来，禹当了首领，拆毁了城墙，填平了护
城河，把财产分给大家，毁掉了兵器，用道德来教化人民。
于是大家都各尽其职，别的部落也愿意归附了。禹在涂山
开首领大会时，各地首领纷纷进献玉帛珍宝。
  干为防具，戈为武器，古人以“干戈”通称兵器。这故
事就是“化干戈为玉帛”的由来。还有人对武字进行拆字，
提出止戈的解析，或许，武的最高境界就是停止兵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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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的解析
◎崔斌

难忘在抗属大队的日子
◎庄锦华/口述 齐英华/整理

战国“陈胎之右户戈”铭文铜戈。（资料图片）

我所经历的淮海战役支前
◎冷兆亭/口述  邱昭山/整理

淮海战役纪念馆中的独轮车。（资料图片）

支前的架子车队。（资料图片）


